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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焦

这是一部新版的中短篇小说集，但却不是
潘向黎近几年中短篇小说新作的首次结集。全
书收录作者中短篇小说凡14篇，最早的《如果
在箱根做梦》创作于1995年，最晚的《女上司》
则收笔在2006年。这就意味着《白水青菜》中
所收录的最新作品距今也有14年了，而且这些
作品在十来年前既分别于文学期刊上发表，也
先后由不同的出版社结集出版过，尽管不同集
子所收录的具体篇目不尽相同，但这一切都改
变不了《白水青菜》这部集子呈现的仅仅只是潘
向黎14年前的创作状况。这以后在我的印象
中，向黎除在2010年出版过她的长篇小说处女
作《穿心莲》外，其编辑工作之余的主要创作精
力都集中在文化随笔与古诗词赏析的写作。这
当然是另外的话题了。

老实说，收在《白水青菜》中的大部分作品
以前我分别都读过，而现在令我产生写作本文
冲动的主要缘由就是两个字：好奇。

本人作为一个曾经有过多年文学出版经历
的从业者，自然深谙出版方对文学作品集这类
选题的选择是十分谨慎的。不是因为作品本身
的质量，而只是因为市场；而市场的选择，品质
又未必是最重要的考量，倒是时时为一种莫名
的“喜新厌旧”感梦魇般地缠绕着。在出版方自
负盈亏的大背景下，没有几家财大气粗的出版
社能不考虑自身经营的平衡。于是，我之好奇
就是想“窥探”一下出版方看中向黎这部“旧作”
的理由到底是什么？或者说是向黎这部“旧作”
中的什么魅力打动了出版方？

抱着这样的好奇，我重读了《白水青菜》中
的14篇作品。我得承认，这次的整体阅读与以
往的零散阅读其感受的确不完全一样。我还清
晰地记得当年看完《白水青菜》这个单篇后自己
的第一直接感受就是一个“馋”字，当然也十分
佩服我们“老潘家”这位青年作家的生活洞察力
和文字穿透力好生了得。而本次14篇作品连
读下来，“馋”字已不是那么重要，倒是对向黎那
个阶段的创作更多了一些认识上的整体感。

收录在《白水青菜》中的14篇小说，在皮相
上至少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一些共性元素：比如
场景皆为都市，无论地域是在国内还是境外；比
如背景多在当下，即便镜头往远推，也不过只是
闪回一下几年前的场景；比如主题均不离爱情，
14篇小说就是14个“Love story”，但又各不
相同：有女比男大许多者，也有男比女大不少
者；有一方有家庭一方没有者，也有双方皆有家
庭者；有爱情那层窗户纸被捅破者，也有情感只
是暗藏默默注视者……在向黎的笔下，爱情虽

然涵盖了多种可能，但又都不那么容易。
哪一种爱情都不那么容易，这就对了。在

当下这个高度物质化、趋利化的社会环境下，爱
与被爱的纯度在稀释难度上却在增加。房子、
位子、票子、车子……这些纯物质的因素变成了
爱与被爱的紧密附着物，面对这样的大环境，又
有多少人能够抵御这些爱之外的物质附着？其
实导致哪一种爱情都不那么容易的因素又何止
是物欲的干扰，爱的自信也在随之磨损，不信地
久天长，就怕朝朝暮暮，这种精神状态下对爱的
投入度自然可想而知；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爱
的随意却在涨潮，不求相互创造，大不了“另起
炉灶”……

面对这样的现实、这样的不易，再来看《白
水青菜》中的14篇小说，其珍贵价值就凸现出
来。在谈到自己的新版作品集时,向黎如下两
段“自述”我以为恰是读者进入理解她这时期作
品之门的钥匙：“我的小说反反复复讲述了人们
对理想爱情的无限向往。这个向往我是很死心
眼的，而且笔下所有人物都非常死心眼，百折不
挠，一心朝向理想无限靠近。”“我总希望对人存
有善意，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困境，貌似绝境，也
希望能有些余地，留些祝福。”

短短的两段话中出现了两个关键词：理想、
善意。其实，细读《白水青菜》，还可以从中抽象
出纯净、宽厚、执著这样一些贯注于14篇作品
中的主题词。《无梦相随》中的奚宁、《十年杯》中
的班长程方、《如果在箱根做梦》中的砚青、《牵
挂玉米》中的玉米（郁林）江至柔和那个送盒饭
的男人、《轻触微温》中的秋子和阿瞳、《我爱小
丸子》中的姜小姜、《缅桂花》中的纪蒙北和许
伊、《奇迹乘着雪橇来》中的“她”、《他乡夜雨》中
的芳野绫子、《绯闻》中的江秋水、《永远的谢秋
娘》中的谢秋娘、《一路芬芳》中的李思锦与姜礼
扬、《女上司》中的钟可鸣和《白水青菜》中的妻
子，这些个角儿，无论男女，在他们身上，莫不程
度不同地烙上了理想、善意、纯净、宽厚、执著这
样的印记；而由他们分别演绎出的 14 个

“Love story”确实就是在“反反复复讲述人们
对理想爱情的无限向往”。

现实之不足，只好寄望于理想。这是浪漫
主义文学出现与存在的根基，也是其最重要的
艺术表征。在这个问题上，向黎不仅自己“死心
眼”，而且还让自己“笔下所有人物都非常死心
眼，百折不挠，一心朝向理想无限靠近”。如果
不能理解与吃透作家这样的艺术初衷，那么顺
理成章的一个逻辑必然会认为作品的“虚”与

“假”；反之则是强烈地感受到作家这样一种主

观性极强的创作意图在《白水青菜》这部中短篇
小说集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或许有人会以为：这样一种艺术表现及理
想也并不怎么新鲜，在类型化的言情小说中这
样的艺术表现当不鲜见，那些作品中的男男女
女们爱起来同样的非常“死心眼”。的确，如果
仅从“爱”这一个字来看，这样的认定也不是毫
无依据。但在我看来，比较《白水青菜》中的诸
篇作品与那些言情小说，一个最明显也是最根
本的区别就在于向黎笔下的作品与人物是高度
个性化与艺术化的，而类型化的言情小说则是
走向趋同与共性。向黎笔下的每篇作品尽管在
表现“人们对理想爱情的无限向往”这一个点上
高度趋同，但这本身就是向黎创作这些作品的
初衷之一。除这一点之外，《白水青菜》中的14
篇作品，在情节设置、故事走向、人物性格、文字
的讲究和叙事调性上都表现出高度的艺术个
性，许多篇什不到终局完全吃不准会是个什么
结果，这和那些类型化的言情小说绝对存有天
壤之别。

行文至此，我对向黎这部“旧作”究竟凭什
么魅力打动了出版方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有了答
案，除去个性和出色的艺术表现力之外，作品中
所体现出的对“爱”的理想、善意、纯净、宽厚和
执著这些个印记始终鲜明而顽强地烙在不同的
主人公身上。尽管对“爱”的这些个情愫在当下
十分之稀有甚至缺失，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的
内心与潜意识中对这些可以统称为美好、纯洁
的情愫没有憧憬和期盼，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也
完全可以说：缺失愈多期待愈烈。

总有一些情愫值得恒久期待。正是这样的
情愫再配上精致个性的艺术表现，这就是出版
方看中向黎这部“旧作”的理由之所在，也是向
黎《白水青菜》的生命力得以持久不衰之妙谛。

温燕霞的长篇小说《琵琶围》（《人
民文学》2020年第9期，江西人民出版
社2020年 12月出版）以赣南山区为
背景，虚构了一个小山村琵琶围，以扶
贫干部工作的进展为主线，用扎实的
现实主义笔法描写了山村脱贫致富的
全过程。小说将对扶贫和脱贫现场的
审美建构放置在富有浓郁地方色彩的
文化和世情之中，在为时代精神和人
物理想化的性格形象接续文化根脉的
同时，更以人的转变为脱贫攻坚赋予
了历史意义。

尽管是从“扶”的视角入笔，但《琵
琶围》以扶贫与脱贫双线并行，将脱贫
作为扶贫的目标，通过脱贫反映扶贫
的成果，在群众脱贫的过程中彰显扶
贫干部舍小家顾大家的奉献精神和带
着感情做好群众工作的热情，同时写
出了群众在扶贫干部的努力下获得启
发和鼓舞之后迸发出的主体性力量，
在内容和主题上避免了“扶贫记”或

“脱贫记”式的简化书写，给读者呈现
了一个活态化的脱贫攻坚现场。从叙
事而论，琵琶围是作者创造的一个孤
悬于群山之中、住户不多的小世界，更
有利于充分表现故事、人物和主题。进
入小说中，会感觉受到两股方向相反
的力量左右夹攻，一股来自扶贫一方
试图尽快让仍然留在山高路险、山多
地少的琵琶围的村民搬迁和脱贫，以
完成驻村帮扶任务的迫切心情；另一
股源于琵琶围人因袭传统生活方式、
不思奋斗，“等着别人送小康”的僵化
思想和陈腐观念。作者让临危受命的
何劲华和金彩凤将说服绰号“两斤半”
的酒鬼加懒鬼石浩财作为扶贫成败的关键，即明
确落实扶贫政策仅仅是脱贫攻坚的外部条件，彻底
告别贫困的根本在于人的转变，因此小说将人对人
的工作作为叙事的核心目标。帮扶者将村民当作自
己的亲人，收获了感动和信任，琵琶围人改变贫困
命运、追求美好生活的原动力因此被激发出来，两
股力量合成了一股力量，通过易地搬迁安置和发展
特色产业摆脱了贫困。两股力量从最初的排斥到最
后的统合，既是脱贫攻坚的真实过程，也在叙事中
形成了打动人心的张力。

以“进入者”的身份来到琵琶围，扶贫干部如
何走进群众心中并得到信任，是作者为凸显人物
性格形象设定的“过关题”。何劲华和金彩凤是被
单位紧急抽调的“编外”驻村队员，而真正的队员
杨明和镇帮扶干部则被石浩财赶出了琵琶围。作
者的高明之处在于，选择了代表着传统价值、可以
打通贫困户心灵壁垒的传统文化作为人物生存土
壤和进村入户的“敲门砖”，既为人物性格形成提
供依据，也为人物完成扶贫使命奠定基础。小说所
要表达的传统价值和时代精神分别寓托在两代人
身上，琵琶围的老人橘子婆和哑伯是传统价值的
化身，他们经历过红军时期的血雨腥风，为革命作
出过贡献，因为身世成谜而一直生活在贫困中，但

他们从未泯灭对信仰的坚守和对精神
的守望。何劲华和金彩凤无疑是时代精
神的代言人，他们的出场带有身份转换
的戏剧性，他们本不是驻村队员，而是
琵琶围人点名要求后被单位派去解决
问题的。但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无法拒绝
的任务，因此自觉克服个人和家庭的困
难进村入户，最终帮助琵琶围人实现了
搬迁安置和脱贫致富。作者将何劲华作
为万千扶贫干部群体的典型代表，着力
赋予了他近乎完美的道德人格和理想
情怀。

在扶贫与脱贫的进程中将传统精
神和时代价值融于一体，在脱贫攻坚中
实现文化意义上人的转变，也是小说最
重要的叙事逻辑。将传统价值作为时代
精神的立身之基，是小说核心的价值立
意，正是基于此而在群众心中形成的新
的生活理想和思想观念，才促使琵琶围
人告别先前的思维定式和陈旧生活方
式，生发出摆脱贫困、走上小康的内生
力量。其中，石浩财、许秀珍等形象作
为扶贫叙事线上主要的“对手”角色，
其思想和态度的转化佐证了扶贫工作
策略的有效性。石浩财在何劲华的帮
助下，从一个丧失生活信心的醉鬼、懒
汉一步步走上正途，并在后期兴办产
业的过程中发挥出积极力量，他的经
历上演了一出由悲而喜的扶贫正剧。
许秀珍亦是在新观念的影响下从“青
皮寡脸、尖酸刻薄”变得“自信大方、甚
至可亲起来”的人。共产党员石养财更
是受到感召主动提出让出贫困户指
标。哑伯写有“红军万岁”的搪瓷缸、何
劲华挂在腰上不离身的笛子和他制造

的精美灯彩，以分别代表着传统和当下的意象贯
穿叙事的全过程，它们作为蕴含着强烈的情感和
情绪指向的符号，承担着使人物行动向意义转化
的功能，是极具艺术化的修辞表达。

作为乡村叙事的变体，脱贫攻坚叙事仍然建
立在乡村叙事的基础上，只有熟悉乡村在新时代
出现的新变化，了解脱贫攻坚战略的重大意义和
具体政策，体悟扶贫干部和贫困群众的情感和心
理状态，才能写好这类作品。当下的乡村，既不是
《创业史》时代的乡村，也不是《白鹿原》里的乡村，
而是充满无限变化和生机的乡村，需要写作者以全
新的视角和立场加以观察和理解。《琵琶围》标示出
作者对这一题材的理解力和把控力的同时，也显示
出对当下乡村的熟悉程度。曲折的故事和动人的情
感建立在隐秘的乡村伦理、宏阔的地理风物和精微
的习俗器物之上，大到山川河流，小到人的一颦一
笑，并深度切入人在传统乡土文化滋养下的文化心
理结构之中；以人的转变写出了困难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绘出了一幅党的政策、扶贫干部、社会力
量和困难群众合力进行的充满豪情和火热干劲的
脱贫实践画卷，勾勒出了步入小康社会后的美好
生活蓝图，使人看到了乡村的希望和未来，可谓是
同类书写中的一部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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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弘扬八步沙六老汉三代人治沙的新时代愚公精神，再现
三代人矢志不渝的传奇经历，生动诠释“两山”理论和书写脱贫攻
坚的伟大创举，甘肃作家陈玉福深入甘肃武威古浪县八步沙林场
历时3年，撰写完成了非虚构作品《治沙愚公——中国绿色传奇八
步沙》（以下简称《治沙愚公》）。

《治沙愚公》以八步沙六老汉三代治沙人中的第二代郭万刚
治沙为中心叙写了三代人的治沙故事，浓缩了半个世纪以来古浪
农民的治沙史，彰显了农民治沙实践的智慧。从最初“一棵树一
把草，压住沙子防风掏”的土办法到创新应用“网格状双眉式”沙
障结构，从全面尝试高科技治沙造林等新技术到因地制宜培育沙
产业、勇于探索发展生态经济，走出了一条“以农促林、以副养林、
农林并举、科学发展”的生态之路。

《治沙愚公》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生态文明建设是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探索实践生态文明
建设和脱贫致富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
六老汉三代治沙人的先进事迹就是最生动的诠释。陈玉福以敏
感的笔触捕捉到了时代跳动的脉搏，以非虚构文学的方式呈现了
时代洪流中的一朵浪花。陈玉福是一位有使命感的作家，近年来
的创作紧扣时代主题，高扬时代主旋律，创作了电视剧剧本《建军
大业》《热血军魂》等优秀作品。《治沙愚公》是陈玉福创作的一次
转向，从宏大的军事历史题材转向了农村现实题材，从虚构创作
转向非虚构创作，从历史叙事转向本土叙事。据陈玉福讲，《治沙
愚公》的创作源于2017年，他看到了一篇报道《八步沙的树绿了，
六老汉的头白了》，从一则新闻他敏锐地捕捉到新时代的山乡巨
变。3年多来，他多次到八步沙考察、访谈、蹲点体验，查阅古浪县
历史、地理、风俗、灾害以及不同历史阶段防风治沙的相关文献，
写出新时代农民的奋斗史。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一个
大繁荣大发展的时代，在这伟大的实践中，演绎了无数动人心弦
的故事，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形成了气象万千的社

会景象，日新月异的变化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作家只要走出书斋，处处是创作素材。《治沙
愚公》正是缘于此而创作的。

非虚构文学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但最忌为了追求事件的客观真实而堆砌史
料，故事传播久远靠的是文学的审美特质。《治沙愚公》不是政策的解读，也不是空洞的口
号，而是通过大量的生活细节去表现，故事叙述张弛有度，情节感人，有很强的可读性。
人物是叙事性作品的核心要素，事件是围绕人物来选择的，人物有血有肉，符合环境，符
合性格成长，就会立起来，也就能打动读者。汪曾祺曾经说过小说就要贴着人物写。郭
万刚是作品中的中心人物，“当代愚公”群像的塑造也是由郭万刚凝聚而完成的。郭万刚
是供销社的一名普通职工，起初他的觉悟也并非崇高，参加治沙是迫于他父亲郭老汉的
压力，他三番五次地想从治沙队伍中逃离，去兰州同学大林的公司。“黑沙暴”风灾是他思
想转变的关键点，从沙漠与个体的关系转变为沙漠与群体的关系，升华了他的思想。从
艰辛植树到精细管护，林场有了效益，让大家看到了希望。由于政策的变化，一亩25元的
造林补助的停发，再加上虫害的发生，一半的树木死亡，让集体林场走到了生死边缘。改变
治沙思路“以农养林”，在沙漠中打井再次使林场焕发了生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科
技的发展，第三代大学生郭毅等的加入，让治沙脱贫到富裕小康。从八步沙到更大更深的
戈壁沙漠——黑岗沙，以郭万刚为代表的治沙人对治沙的认识已经上升到沙漠和生态、沙
漠和国家的高度。起起伏伏的治沙历程，曲曲折折的故事锻造了时代楷模的英雄群体。

一部优秀的作品一定是开放性的，有宽广的阐释空间。《治沙愚公》语言朴素，融合了
古浪大量的方言俚语、贤孝花儿，穿插了社火表演、开井仪式等民俗世象，使作品不仅在
叙事、结构、人物塑造上可圈可点，而且扩大了作品空间，丰富了作品的蕴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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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袤的里下河平原素以“鱼米之乡”名世，殷实
的市镇生活孕育了其丰赡而独特的地域文化，而文
学无疑是这个区域文化建设中最为核心的价值。特
别是以汪曾祺为旗帜的里下河文学，聚集了一批创
作题材、风格、审美相近的作家群体，成为当代文学
发展中的重要现象，也成为区域文化发展中的一道
风景。这些出生于此或者长期生活于此的作家们扎
根在里下河丰饶的文化土壤，用文学的方式深耕乡
土的价值，是一个有文化底蕴、有作家集聚、有学理
支撑更有广阔前景的文学派别。

里下河文学有深厚的士绅传统。我们今天谈里
下河文学，主要是以高邮籍作家汪曾祺《大淖记事》
为发端的，这是已经形成的共识。我们对汪曾祺及
其作品的认识需要厘清的一点是，汪曾祺所继承的
文化传统是士绅文化传统，其所构建的文学世界是
市井的，而非仅仅是片面的乡土文学。汪曾祺在《汪
曾祺自选集》的自序中说：我不认为我写的是乡土文
学，有些同志所主张的乡土文学，他们心目中的对立
面是现代主义，我不排斥现代主义。从整个里下河
地区文化传统来看，无论是汪曾祺出生的高邮在宋
代出现秦观所说的“所以生群材”文人群体，还是后
来的泰州学派、扬州学派，里下河地区一直有着深厚
的士绅传统。秦观、王磐、刘熙载、郑板桥、二王父子
都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平民，他们在文学文化上的创
作也非普通百姓的底层吟咏。再从汪曾祺家族内部
文化传统来看，无论是汪曾祺的作为贡生的祖父，还
是他上过新学会书画唱戏的父亲，也绝对属于士绅
子弟。这些文化氛围也正奠基了汪曾祺的素养、心
性与风格。因此，我们今天考察里下河文学流派的
文化基因和文学传统，并非无本之木的野蛮生长。
里下河平原作为典型的鱼米之乡，从新石器时期的

“中华文明曙光”的龙虬庄刻文陶片开始，虽然历经
海水进退和城市变迁但历代文脉不断，特别是明清
以来一度作为经济中心所带来文学艺术的繁荣，成
为里下河地区的文化根基与底气所在，而这也为汪
曾祺这样的名家出现以及后来里下河文学的繁荣做
了充分的文化准备。地域文化底蕴的根本作用之所
在是士绅传统在学养、风格和审美上的一种养成与
传续，这让里下河的乡土即使人生清贫也不潦倒，遭
遇变革而能自持，文化多元而有特质，这些从汪曾祺
以及里下河地区许多作家的作品中都不难看到，他

们的共性是从生活到思考的人性、人文、人本的精神
内质。批评家黄玲在《关于里下河文学研究的一点
思考：思想与文学》中指出了里下河作家作品的几个
共同点：比如那种整体上温柔敦厚、恬淡内敛的美学
风格；比如专注日常生活，不约而同远离宏大叙事的
默契；比如永远关注人和人的命运，热衷于挖掘人
性，并对人性心怀悲悯。

里下河文学有集聚的作家群体。汪曾祺作为一
面旗帜，其引领下后学的实绩积累是支撑起里下河
文学的梁柱。从目前研究来看，里下河文学以其相
同的文化根源和精神旗帜作为统领，出现了一批个
性鲜明实力不凡的作家和作品。胡言实、夏坚勇、曹
文轩、毕飞宇、贾梦玮、庞余亮、罗望子、鲁敏、刘仁
前、刘春龙等一批被公知与公认的作家的作品扎根
里下河平原肥沃的自然和精神资源，以文本的虚拟
构造了一个真实而强大的文学世界。而随着里下河
作家群体的逐渐庞大，众多优秀作品也陆续问鼎全
国重要文学奖项，特别是毕飞宇先后荣获鲁迅文学
奖、茅盾文学奖，吴义勤、王干、朱辉荣获鲁迅文学
奖，引起文学界的广泛关注。这些作家的作品在被
广泛认可的时候，总是带着籍贯与乡愁的地理标签，
里下河无疑是他们创作上的精神出发地。与此同时，
在里下河乡土这一个巨大地理与精神空间中，更有
一大批里下河文学作家在用不同的文学样式，在成
为巩固里下河文学实绩与地位的中流砥柱。谈及里
下河文学大批的业余写作者，评论家何平认为：在当
下整个中国文学生态中，需要正视的恰恰是这些“业
余”的地方性写作者之于其个人的精神建构，之于地
方文化建设，之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格局的意义。

里下河文学有坚实的理论支撑。一种文学现象
或流派的形成，需要文本数量的累积和质量的标准，
特别需要众多个体的自觉努力。在这种天然的条
件具备的前提下，还需要理性的严肃梳理和规范引
导，完全的“野蛮生长”会导致缺乏改善的勇气和
自律，从而形成观念和技术上的模仿和重复。里下
河文学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的地理和文化空间内形
成规模与共识，这与其拥有一批学养扎实、思想深
刻、态度严肃的理论研究和批评家有巨大的关系。
吴义勤、丁帆、费振钟、王干、陆建华、汪政、何平、
叶橹、王尧、温潘亚、孙生民、周卫彬等评论家在研
究作家作品、梳理流派以及引领写作风尚方面起到

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里下河区域以外的学界，徐
可、刘琼、舒晋瑜、郑润良、黄玲等一批理论研究者
也高度地关注里下河文学的发展，形成了从内部自
觉到外力关注从而推动地域文学发展的强大合
力。与此同时，里下河地区所辖的县市也逐步参与
了推动地域文学发展的实践，域内设立的地方性文
学奖如汪曾祺文学奖、施耐庵文学奖等也为里下河
文学形成文学自觉、思想共识和品牌意识发挥了巨
大作用。

里下河文学有未来的广阔前景。文学是站在
现实思考过往与古今的，而一流的文学作品是能够
通过这种思考与梳理解决未来问题的。从这个意
义上来看，里下河文学体现出独特的活力与前景，
那就是还有一批能够站在更广袤的地理疆域、养成
更优越的精神品质、登峰更辽阔的汉语世界的作家
和作品。这一点得益于里下河流派既有良好的文
学传统，也有积极的现代意识，从而打破了地域的
界限，将地域特色的核心价值以现代的手法智慧地
融入了汉语世界。毕飞宇的《推拿》、鲁敏的《奔
月》、朱辉的《七层宝塔》、义海的《西茉纳之歌》等
等，这些作品如果隐退掉地域与作者身份，他们已
经完全脱离了地域的束缚，成功地打入共同认识与
尊崇汉语文学世界，这是里下河文学的巨大胜利。
这种胜利的意义在于，里下河文学毋须仅靠流派的
身份识别而出场，这些作家和作品放在当代文学乃
至汉语写作领域都是一流的。他们的精神来源、故
事素材、思考方式本源于里下河文化的滋养，但是
他们在纸上营造的世界是一个全新视角的、充满精
气神的也是能被广泛认可的世界。尤为可喜的是，
这种现代意识的养成还在代际之间传续，苏若兮、
陆秀荔、汤成难、费滢、汪雨萌、汪夕禄、庞羽等一
批新生代作家，以更为现代的意识和书写，在传统
与未来之间用个性的创作实践，实现了里下河文学
在城乡双重表达上的进步与收获。这种实践也暗合
了学界对于里下河文学发展的期待，批评家晓华在
《发现里下河文学的城乡观》中曾指出：鉴于中国城
市多样性的现代发展道路，里下河文学也应该充分
地做好应对现代城乡书写的准备，因为任何一种居
住空间的变革、人际关系的重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
变革，都可能引发巨大的文化与心理变化，这些变化
往往在传统的城乡视角中找不到恰切的解释。就这
一点，里下河作家群体已经在探索与实践的路上，且
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如同里下河子民数千年在土地上的耕耘，里下
河文学领域的作家们也在用笔墨在大地上耕耘，这
又是精神、思想、文化上的深耕。这种以文学方式进
行的耕耘对于保护这片土地的自然人文资源，构建
地域的精神家园以及贡献当代文学发展都有着巨大
的意义，这是已经形成的显著现实效应，也当会成为
影响深远的文学共识。

总有一些情愫值得恒久期待总有一些情愫值得恒久期待
□潘凯雄

里下河文学研究专栏

里下河文学的传统和未来
□周荣池


